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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奥古斯特·康克尔博士对《历代志》的讲解。这是第 5 节，《圣殿集结》。

我们最后讨论了以色列各支派之间的关系，指出了为什么鲁本处于从属地位，为什么约瑟的地位上升，以法莲和玛拿西是长子的仪式，但犹大是如何成为领导者的。

这对编年史家来说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如此突出地强调犹大支派。现在我们来谈谈他真正关心的第二个问题，他的第二个问题是圣殿的功能，因为正如他反复说的那样，这不是大卫的王国。大卫在第 22 章和第 28 章中说，这是耶和华的王国。

这不是他自己的王国。这是一个永恒的王国。所以，如果这个王国实际上不是大卫的王国，如果大卫只是上帝履行救赎其子民承诺的手段，那么这个王国的中心一定是耶和华，上帝，以色列上帝的名字。

要使王国真正代表其本质，就必须正确认识到上帝在王国中展示和代表其统治的方式。因此，他通过一个特定的部落来做到这一点。这个部落得到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描述，说明其成员是谁、他们如何组织、他们做什么，以及为什么他们对王国如此重要，尽管他们实际上在王国中根本没有任何财产。

他们只有城市、居住地和谋生之地，但作为一个部落，他们没有任何财产。西缅至少在犹大境内拥有一些指定区域，这些区域是他们作为一个部落的领土，但利未人却不是。相反，他们的角色完全不同。

因此，编年史家希望我们了解谁是上帝王国的中心。谁对我们来说最重要，让我们知道以色列的意义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对利未人的描述。编年史家从利未开始，在前 15 节中，他讲述了祭司的血统，一直到流放时期。

所以，这些人在部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就是祭司。这里必须注意的一个区别是，在《民数记》和《利未记》中，亚伦的后裔，即哥辖的后裔，是祭司。

但《历代志》似乎并不完全这样看待祭司。对于《历代志》来说，如果你是利未人，你就属于祭司所属的支派。因此，就像在《申命记》中一样，在《历代志》中，我们也有“利未祭司”这个术语。

也就是说，这些人是祭司，但他们属于利未支派。因此，编年史家在给出这个家谱的下一部分中重复了利未的儿子是谁。利未的儿子有三个，特别是在第 16 至 19 节中。

然后，他列出了革顺的儿子、哥辖的儿子和米拉利的儿子。现在，哥辖的儿子在这里更为突出。如果我们回到《民数记》，我们会看到，哥辖的儿子在圣殿中扮演着非常特殊的角色。

就圣幕而言，他们负责圣幕的运输和维护，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和特定任务。但是，当然，一旦圣殿建成，他们的功能和角色就会发生变化，这是编年史家在大卫为圣殿做准备时明确区分的。利未人的整个功能和角色都将发生变化。

我之前提到过，家谱是可变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一件事是，编年史家把撒母耳列为祭司之一，因为他确实担任祭司。所以，他是哥辖的儿子之一，哥辖是以利加拿的儿子。编年史家列出了撒母耳的整个家谱。

在希伯来马索拉文本中，确实存在一些文本问题，但这些问题很容易辨别，而且翻译也完全按照编年史作者的意图来描述。因此，我们看到撒母耳是哥辖的儿子之一。因此，还有革舜、哥辖和米拉利的儿子。

那么，我们的角色就完全改变了，我们不再关心圣幕的运输，而是关心圣殿的功能。圣殿功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敬拜，而敬拜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是音乐。因此，历代志在这里给了我们一整节关于大卫如何指定和分配音乐家的内容。

现在，你们应该熟悉《诗篇》中的一些内容。有希幔行会、亚萨行会、以探行会，最后他又列出了祭司名单。所以，你们知道这整件事是如何构成的。

祭司是突出的。他从祭司开始，到祭司结束。这些人主持仪式，让我们认识到上帝的存在。

我们将在谈到所罗门时讨论对上帝存在的认识，以及圣殿的实际结构和功能。但在这里，编年史家强调，祭司是领导者，而他们周围是音乐家。他们才是负责任的人。

音乐家将在《历代志》中扮演重要角色。音乐家不仅在圣殿周围的敬拜中，他们还将为约沙法赢得战争，因为他们本质上充当了先知的角色。事实上，《历代志》甚至用“先知”一词来描述音乐家。

现在我们说他们在以色列境内没有财产，所以他们拥有的是遍布以色列全境的各种城市。在这里，编年史家的资料来源实际上非常清楚。编年史家在第 21 章中使用了约书亚记，其中约书亚指定了所有利未人的城市，但编年史家选择以非常重要的方式修改他的资料来源。

所以，他并没有像约书亚记第 19 章或第 21 章那样从约书亚任务的开头开始，而是从哥辖城开始，对不起，从祭司城西缅和便雅悯开始，对他来说，这些是犹大的主要城市，围绕着耶路撒冷。然后他继续讲哥辖、革舜和米拉利，然后他对利未人的城市和整个以色列的城市进行了全面总结。现在，利未人城市的一个功能是作为避难所。

利未人是司法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当大卫任命利未人时，他们的一项具体任务就是担任法官。因此，利未人在司法系统中发挥着作用。

现在，司法系统总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复杂性。契约规定你不得杀人是可以的，但当然，问题总是在于，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一个人要为蓄意谋杀承担责任，以及在其他人的死亡中，某人要为他人的死亡负责，但这并不是他们的本意。现在，契约本身就明确说明了这一点。

例如，在我长大的萨斯喀彻温省的农场里，一个男人养了一头牛，我们过去称它为公牛，这些公牛应该受到尊重。我们一直把它们拴起来。只有当母牛需要时，我们才会用绳子把公牛拴在环上，然后把它放出来，一旦它的工作完成，我们就会把它拴回牛棚，因为我们不想让它逍遥法外。

你永远不知道他会做什么。所以，我脑海中对《出埃及记》中这段话的含义有了清晰的印象，这段话讲到一个人拥有一头公牛，而这头公牛挣脱了，杀死了人。现在的问题是，这头公牛的主人是不是杀人犯，因为他的公牛挣脱了，杀死了人？这个决定有很多背景情况，所以避难所是公牛主人可以逃离的地方。

这是司法城，整个情况都可以在那里确定，你可以开始决定这个人是否有责任，他们要承担多大程度的责任，赔偿额应该是多少，处罚应该是什么，有时，正如我们从记录中知道的那样，避难城实际上永久地成为那个人的居住地，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安全。现在，在约书亚记中，有一些特定的城市被指定为利未人的城市，但编年史家并没有完全遵循我们在约书亚记中的描述。他两次提到利未人的城市，总是用复数形式，一次是在第 55 节，另一次是在第 67 节，在这两种情况下，你都会觉得，从编年史家的角度来看，也许这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或者在某种意义上在他那个时代确实如此，所有的利未人的城市都被视为避难城，是可以进行司法活动的地方。

但是，我们或许应该看一下地图，看看编年史家所说的居住地。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整个以色列城的一部分，对不起，整个以色列国，其中有利未人城市的名称。您将观察到的正是编年史家所描述的，即犹大地区，就在耶路撒冷周围，是利未人最集中的地方，可能是因为这使他们在圣殿附近发挥了某种作用。

但是，加利利海以北一直到北部都有利未人的城市，因为整个国家确实需要一座利未人的城市来覆盖。但是，当编年史家在他的描述中谈到避难所城市时，他实际上是在谈论我们在约书亚记中看到的描述，他实际上是在谈论那些地方。所以这让我们了解了编年史家对利未人及其职能的看法。

他们充当音乐家，在敬拜方面发挥作用，但他们在整个教学实践方面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能理解的。与此同时，他们还必然在日常生活中履行契约，这有时意味着人们必须接受整个司法系统的审判，而这个司法系统是由利未人管理的。所以，对于编年史家来说，耶和华的王国是上帝救赎其子民的承诺。

但对于编年史家来说，关于上帝王国的第二件事是人际关系。人们如何相处？这与他们的领土大小无关，这也是他试图告诉当时耶胡德的所有人的原因之一。我们拥有和控制的领土大小并不是这里真正的大问题。

这里的问题是，我们代表上帝的王国，这里有利未人，这是大卫任命他们的方式，这是他们应该发挥的作用，这是他们现在应该发挥的作用，团结在圣殿周围，这就是所描述的方式。但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这是因为王国属于上帝，如果王国属于上帝，那么它就与人与人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他们如何相处有关。

他们需要学习和理解上帝的教诲，他的《妥拉》。他们需要在日常交往中按照这种教诲生活，而利未人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尤其是在教导方面，尤其是在带领敬拜方面。这些是主要任务，但还有其他任务与之相伴，比如我们如何让人们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和睦相处。

编年史家知道这一切，并用约书亚来展示在大卫时代这是如何运作的。

这是奥古斯特·康克尔博士在讲授《历代志》时讲的。这是第 5 节，《聚集在圣殿周围》。

